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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摘要］《源氏物语》的核心是以“雅”为审美境界的“美”，再进一步探究《源氏物语》可知，其艺术构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审美，二是文章审美。

从表面上看，《源氏物语》主题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直观性，它描写了以光源氏为中心的，源氏几代人爱与恨的情感史，桐壶帝、光源氏、久雾、薰君、匕勹皇子，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爱与恨构成了各自的世界。

《源氏物语》艺术构思的另一方面，就是韵文体的使用使作品产生了“物哀”的特殊效果。

《源氏物语》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时代、种族、风土――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人文地理的环境，历经千年的洗礼之后，成为了世界性的、现实性的、甚至未来性的，即永恒的古典文学的经典名著，使读者产生了百读不厌的感觉。

［关键词］物语　　人性与人情　　物哀
《源氏物语》是11世纪初，女作家紫式部写的长篇杰作，它标志着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完整的长篇散文体小说。它在“传奇物语”和“歌物语”的基础上，使物语成为逼真地描摹人情世态，细腻地抒发情感的具有近代心理小说性质的独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在日本文学史上，恐怕没有比《源氏物语》更伟大的作品。《源氏物语》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亦是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源氏物语》全书共54卷，约合中文80万字，卷帙浩繁，场面复杂，时间跨度长达70年，登场人物有名有姓者就达400余人，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是源氏和他的儿子薰君，书中主要描述的是源氏、薰君与众多女人的恋情。紫式部在书中反复强调“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表示专写宫中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风流韵事。其创作意图则是描述贵族男女的恋情，并把这种恋情作为当时贵族男女的主要人际关系，作为贵族社会的“人性”与“人情”来加以表现的。一句话《源氏物语》的世界是一个“人情的世界”。

《源氏物语》的核心是以“雅”为审美境界的“美”，倘若把这部巨著称之为日本传统美学的百科全书，我认为是一点也不过分。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情的民族，并且有意把人情世界与道德世界等其他领域分开。以研究日本国民性著称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正确指出，包括忠、孝、义理、仁、人情等方面的日本人的人生观，就像地图上的各个地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成几部分，用日本人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人情的圈子”等组成，而这几个“圈子”是相对独立的。即踏进“忠”的圈子可不顾“人情”，踏进“人情”的圈子也可不顾忠、孝、义理等道德规范。《源氏物语》即是集中描绘贵族社会的“人情圈子”，因而它不对人情作道德伦理的善恶评价。以至于源氏这样一个一生尽干通奸、强奸、乱伦等勾当，在我们看来是道德上的罪人，而写成了一个理想人物，对他倍加赞美。如：作者在第二回一开始就说源氏因好色行为，“一生遭受了世间许多讥评”，但是，作者本人在以后的行为中并没有对源氏作道德上的批评，毋宁说对他的好色行为是津津之道，充满同情的。

研究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有两个重要因素：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我认为《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能创作出这部不朽之作，一是她具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和悠闲的生活环境，因当时一夫多妻制和较原始的婚恋习俗的社会大环境，使她常常陷于感情的旋涡中，心有所惑，情有所动，又不能与人沟通，便以日记形式聊以自慰或加以渲泄。另一方面假名的形式，为女性提供了抒发思想感情的工具。当时官吏使用汉文，而百姓，特别是女性使用以假名文字表记的“和文”。假名的兴盛为百姓，特别是女性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便利。因此，平安时代出现了大批女性作家，并由他们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以散文最为突出。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有了产生的条件，无论是紫式部根据原先就已广为流传“源氏之物语”加以改写编纂，还是应读者的要求，先是三卷两卷的逐步写出、传阅，最后再重新排序，成为现在的五十四卷本的完整的《源氏物语》，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仅有利于她从事这一工作，更有一种外部的文化压力推动她完成了这一事业。

《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自中世纪以来各大家有过种种不同的见解。最初，有人将《源氏物语》拟作天台六十卷，认为其由来于《庄子》的寓言，注释的是“三智一心中得”的“一心三观”之理。也有人将其拟作《春秋》,说其蕴涵着劝善惩恶之说教，是司马迁笔法。《源氏物语》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毋庸置疑，然而从它的教化作用来看，并不是能达到上述高度与境界的作品，特别是就其内容而言，它只是当时贵族社会饭后茶余的一部赏心悦目的艳情史似的作品。

日本18世纪的著名学者本居宣长在他的著作《源氏物语疏证》中作了符合实际的、精辟的、经典性的论述。他认为《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就是“物哀”。 “物哀”的含义大致是人由外在环境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凄楚、悲愁、低沉、伤感、缠绵悱恸的感情，有“多愁善感”和“感物兴叹”的意思。本居宣长认为要正确的理解《源氏物语》，不能以儒佛的善恶道德观去理解。一部物语体现了“物哀”，表达了符合世间人事的情感就是善的；不能体现“物哀”，无情而且不合世间人情者就是恶的 。

《源氏物语》全书各卷相对独立，采用的是所谓“并列式”的结构。全书情节没有逻辑化的交叉和相互关联，每一卷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张力，因此“故事情节”具有细腻的情感体验、敏锐的心理感受，“物哀”之情特别深邃。要想感悟《源氏物语》，体味“物哀”的妙处，必须使自己的神经同作者、同书中的人物一样敏感和善感，既以物喜，又以物悲，风花雪月，皆系心肠；儿女之情，皆牵魂魄；生死离别，皆撼胸臆。书中的一景一物，皆是情感的对象化，一人一事，皆是悲苦的体现者。虽有欢娱，却倏忽而逝，乐极生悲；虽有荣华富贵，却好景不长，转福为祸。

《源氏物语》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犹如美妙的多声部交响乐曲。从纵向看，作品写了４代人的爱情悲剧：桐壶天皇独宠更衣，可是这更衣不久病逝，桐壶觉得“此恨绵绵无绝期”。源氏一生坎坷。后来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在无声无息中死去；柏木对三公主有情，可是在“政治联姻”的贵族社会里，有情人难成眷属；薰君爱大女公子，可是大女公子却无意成亲。作品以缠绵、哀怨的乐曲，奏出了４代人相同的主旋律：悲剧性恋爱。从横向看，作品写了一个又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藤壶自从与源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之后，一生在不安中度过；空蝉虽有闭月羞花之貌，却嫁给了又老又丑的地方官，且不断有人对她非礼，只得削发为尼；六条妃子被源氏“始乱终弃”，痛苦万分，精神失常；未摘花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且容貌丑陋，遭人取笑；葵姬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婚后常空房独守、珠泪暗弹。此外，还有紫姬、三公主、明石女、浮舟等人生聚死散、悲欢离合的故事，似一曲曲低沉、哀伤的歌，令人潸然泪下。

纵观《源氏物语》里这些在欲海中漂泊的男男女女，均以满足情欲开始，以沉沦死亡或出家遁世告终。这的确是一部充满“物哀”情调的作品，由于选取日常男女私情而不是政治斗争这样一个角度表现人物的命运，就使得作品能够从最细致处着手，详尽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他们的可悲结局。“物哀”也恰恰只能在这种看上去十分琐屑的日常情感生活中得到体现。“物哀”表现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敏锐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直观的、情感化的、非逻辑的。

“物哀”作为日本式悲剧的一种独特风格，它不像古希腊悲剧那样有重大的社会主题、宏大的气魄、无限的力度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它也不像中国悲剧那样充满浪漫的激情和深重的伦理意识，而是弥漫着一种均匀、淡淡的哀愁，贯穿着缠绵悱恻的抒情基调，从而体现了人生中和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由于平安王朝佛教盛行，紫氏部本人也笃信佛教，这就使得这种悲剧性建立在了佛教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它努力表现“前生自业”“前世姻缘”、“因果报应”和“轮回”等佛教观念。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苦”的化身，但缺乏真正的悲剧中的那种对痛苦命运的奋力而壮烈的抗争，而是自认前世注定而无可奈何地消极承受，书中的主要人物到头来大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作为最终的解脱。

研究作品的主题思想要结合作品去加以分析，从表面上看，《源氏物语》的最大特点是直观性，《源氏物语》描写了以光源氏为中心的，源氏几代人爱与恨的情感史，桐壶帝、光源氏、久雾、薰君、匕勹皇子，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爱与恨构成了各自的世界。然而，他们的故事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这就是“为失去的爱而悲叹”。《源氏物语》洋洋上百万字，先后描写了四百多位人物形象。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身份各异，性格各异，但却有着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以光源氏为中心的四代人，他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无一能逃脱悲剧的结局；（2）与源氏四代人相关的众多女性中，除了光源氏正妻之一的明石姬之外，无一不是爱情的牺牲品，她们当中有80%的人不是落发为尼，便是含恨而死；（3）文中所有人物，包括天皇、皇后，光源氏在内，几乎都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再进一步探究《源氏物语》可知，其艺术构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审美，二是文章审美。作者紫氏部在传统日本文学观的影响下，追求的是超越社会责任的精神世界，为了保持这一精神世界的纯粹性，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超脱了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美”的化身。文中描写的是宫廷贵族男女间的爱情，虽然主人公都处在政治的漩涡之中，但从未直接描写如何去处理朝政、料理国家大事。通篇以“爱情”为主要舞台，宫廷的一切政治斗争只是舞台背景，起烘托人际关系及贵族社会的“人性”与“人情”的作用。如主人公光源氏，从出生被降为臣籍失去太子地位，到后来流放须磨，尔后又重新返回朝廷执政，最终当上准太上皇，一生波澜壮阔，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不理国事，只知道追求女性的贵族形象。他上自继母皇后，下至婢女，先后与12位女性发生恋情。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光源氏，他无疑是应该受到唾弃的道德上的罪人。

源氏的行为违背了道德。本居宣长举例说：物语描写那些不道德的恋情，并非赞同这种不道德，就象爱种莲花的人将浊水污泥贮而积之，并非喜欢那些浊水污泥，而是为了使那美丽的莲花盛开的红艳。《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行为的。而是为了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表现“物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源氏物语》艺术构思的另一方面，就是韵文体的使用使作品产生了“物哀”的特殊效果。紫氏部的《源氏物语》第一次把创作物语与“歌物语”融为一体，创造了类似我国唐代骈文、传奇，宋代的话本的韵文体。它以叙事、抒怀并举烘托了以“悲”为基调的人物形象。

《源氏物语》更深层的主题则是于破灭中寻觅自我。作者紫氏部出身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因家道不幸中落，她嫁给了一个年龄与她相差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后来应召入宫，当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孤独与企盼令她倾心吸收渗入生命内部的每一滴心血，使其凝聚于笔端，并根据自己的文艺理想，潜心地描绘了一条条情感的曲线。她笔下的每一位女性，像一个个不同的音符，象征着她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寄托着她的情感与呼唤，作品中的女性各代表着紫氏部的自我的一个分支，即紫氏部是众多女性的集合，这里所说的，紫氏部是众多女性的集合，并不是作品中的女性遭遇都是紫氏部的亲身体验，而是说紫氏部在精神上通过众多女性形象将自己客观化地进行了反省，通过《源氏物语》去寻觅自我，表现自我，完善自我。

在《源氏物语》中，其主线人物上自桐壶帝，下至薰君、匕勹皇子，以光源氏为中心的四代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虽然各自的命运、结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追求女性并非以“肉欲”为目的，而是以自己坚定的人生观为准则，在精神上、观念上“去寻觅自我、完善自我”。桐壶帝与更衣的爱情故事拉开了《源氏物语》的序幕，身为至高无上的天皇，与一位身份地位并不高贵的更衣之间感人至深的爱，再现了桐壶帝“长恨”的执著情感。光源氏是桐壶帝与更衣之间爱的结晶，母亲地位的卑微与早逝，使光源氏从小就在心灵上蒙上了阴影。在没有母亲的苦闷中，他恍然发觉藤壶皇后是他心中的“永远的女性”。心灵的觉醒，使他在追求“永远的女性”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光源氏孜孜不倦地追求“永远的女性”，以求得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当他心中的“永远的女性”藤壶皇后的替身紫姬化作青烟飞上碧天时，他仍痴心不改，充分表现了光源氏在现世中力求超越死亡，追求永恒之美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夕雾是光源与结发之妻葵姬所生，也是光源氏唯一的儿子。这位贵族后生是位能吏，他的人生准则就是“务实”，即使是对待爱情，也总是实实在在，毫不给对方留下自由的空间。结果落得在“爱”与“非爱”之间勉强地承担着一个男人的“义务”。薰君的诞生可以说是光源氏的因果报应。薰君自出生那天起，就注定了他的不幸。荣华富贵抹不去他心中的阴影，惟一的解脱就是在奉信佛教中寻找新的自我。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淡薄，甚至对爱的追求都归纳在佛教信仰之中，其结果非但未能得到真心的爱，还给世俗留下了一副伪善的面孔。

光源氏一族身份地位高贵显赫，然而他们并不为自己的物质丰盈而满足，他们在各自的人生目标中寻找精神至高点。虽然他们大都以悲剧性的结局告终。但他们在追寻的过程中表现了自我，完善了自我。

一部源氏几代人爱与恨的情感史，通过人物的塑造，诗文并举的叙事与抒情，使读者产生了百读不厌的感觉。紫氏部的《源氏物语》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时代、种族、风土――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人文地理的环境，历经千年的洗礼之后，成为了世界性的、现实性的、甚至未来性的，即永恒的古典文学的经典名著。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3版，第111页，第113页第117页。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